
陪我们一起过年，比什么都好

该“揍”馍了

喜气洋洋贴春联

鸡年时光渡口

过年“小坐礼”

□ 卢海娟 (吉林)

小时候在乡下过年，写对联，贴对联
是最隆重最有趣的事。

每一年办年货，红纸都是必买的，小户
人家买一张，大户人家买两张。售货员把大
叠的红纸铺在柜台上，拣出一两张来，卷成
细细的纸筒，用纸绳捆了，大人付了钱，把
纸筒交给跟在屁股后头的小孩子。

小孩子感兴趣的是鞭炮，是好吃的。小
孩子冻得缩手缩脚，鼻涕直流，不情愿地把
纸筒胡乱抱在怀里，走得久了，揉搓得纸绳
串了位置，风一吹，红纸被撕开个口子，大
人便来了气，伸出食指狠狠戳孩子的脑门，
或者照着后脑勺给一巴掌，骂一句“白吃
宝”或是“完蛋货”，小孩子便哭丧着脸，一
路趔趄跟在大人身后，再不敢要这要那。

乡下人管对联叫对子。“二十四，写大
字”，但凡有一点文化的，对子都是自己
写。倘若一家人连一个识字的都没有，就
只好陪上笑脸来请二叔，二叔有文化，但
脾气不好，左邻右舍送来那一摞红纸让他
焦躁起来，我们不敢走近他身边，不敢大
声说话，连走路也要蹑手蹑脚的。

二叔挥毫泼墨，一家一家地写，让人
心生敬意。我十几岁的时候，临了几天柳
公权的帖，便迫不及待地一显身手。父亲
满脸都是鼓励的笑，亲自为我裁纸。我研
了墨，在一张报纸上试了浓淡，父亲已经
帮我把成条的红纸折成七格，最大的那一

副是大门的对子，我知道该写上“天增岁
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或者“春回
大地千山秀，日照神州万木春”，但我不敢
下笔，还是从不起眼的地方写起吧：猪圈、
鸡架、苞米仓子、牛圈……由次要到主要，
我气沉丹田，拉开架式，越写越有信心，虽
然每一个字都经不起推敲，但父母和乡邻
却是一片赞叹。

大年三十吃完早饭，母亲就开始张罗着
打糨糊贴对子。捏一小撮白面放到饭勺里，
加满水搅匀，伸到灶膛里的火炭上，用一根
筷子不停地搅动，一会儿勺子便咕嘟咕嘟冒
了泡，继续搅动，感觉稠了，糨糊就成了。

把写好的对子四角涂上糨糊，我和弟
弟飞跑着出去贴。贴大门对子是件很严肃
的事，要父母亲自上阵，一个人比量，一个
人看，不能把对子贴歪了，也不能一高一
低，贴完了对联贴横批，横批写的是“春满
人间”，下面贴了三张挂签。

站在村路上一望，这贴了对联的柴扉
立刻有了喜庆的氛围。接下来贴房门对子

“向阳门第春常在，勤俭人家庆有馀”，横
批下也要贴上三张挂签。

然后是过道门、外屋门……哪个门都不
能落下，屋子里的门横批上只贴一张挂签。

东北人敬祖宗，每年过年都要在自家墙
上贴上家谱供奉祖先，称为“供老祖宗”，也
要写对子，家家都是“孝父母金玉满堂，敬祖
先荣华富贵”，横批有三个：“本支百世，俎豆
千秋，永言孝思”，每个横批下贴三张挂签。

横批一般贴在草屋的横梁上，过年时点上香
火，屋子里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

除了祖宗，灶王也是要供奉的，灶王
的画像供奉在锅台后面的墙上，配的对联
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上“一
家之主”，画像小的，贴一张挂签即可。

粗大的房梁上不贴对联，但要贴上
“抬头见喜”的条幅；大片的没贴年画的墙
上要贴上福字；炕头上最主要的年画两面
也要贴上对子，通常是“远看山有色，近听
水无声”，或是“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
面不知心”，横批多用不相配的“吉祥如
意”之类，横批下也要贴一张挂签。

炕头靠门的墙上要贴春条，这是一张
细长的纸条，长度就是红纸的长度，宽两
三厘米，写的是：“宜入新春乐，财神家中
坐，金子堆成山，银子堆成垛，今年过得
好，明年更不错。新春大吉。”

压水井也要过年，要贴上“井泉
大吉”的条幅，年三十前把水缸汲
满水，大年初三之后才可以重新
启用；石磨也要过年，贴“青龙大
吉”，过了正月才可以启用。水
缸酸菜缸大大小小
的坛坛罐罐
箱子柜子
都要贴
上福
字

——— 过年了，哪里都要沾一点红色。
出了房门，对面的杖子上要贴“出门

见喜”；出了家门，路旁的电线杆子上也要
贴“出门见喜”；苞米仓子一般在房头，很
隐蔽，要贴“春种一粒子，秋收万石粮”，横
批是“颗粒归仓”或是“五谷丰登”。鸡架在
院子的一角，很小，就在门上贴一个“金鸡
满架”；牛棚虽然简陋，却高大，要贴“牛似
南山虎，马赛北海龙”，横批是“六畜兴
旺”，也要贴挂签；猪圈往往靠近院门，要
贴“大猪年年增，小猪月月长”，横批是“肥
猪满圈”；院子里有一挂木板车，要贴“车
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不知为什么，车
子一直不用横批。

窗子不贴对联，但要贴大福字，可以
倒着贴。别的地方挂签都没讲究，只要颜
色搭配得鲜艳就好，窗子的挂签却一定要

有黄色的，母亲说是为了避邪，也许是
为了挡五黄吧，我不得而知。

红红火火的对联贴遍了房前屋
后，贴遍了大街小巷，让小小的
村庄洋溢在浓浓的年味里；红红

的对联，寄托着人们对新一
年的祈愿，希望新的

一年里喜气洋
洋，平安吉

祥。

□ 魏 新 （济南）

在故乡，过年是从“揍”馍开始的。
土话管做馍叫“揍”馍，馍就是馒头，

你们若去那里，听到有人说“揍”馍，不是
要打架，更不是问打谁，尽管放心。真要打
架，不说揍，说“裂”，要有人大喝一声：“裂
你个熊孩子！”就要拔腿跑了。

该做馍了，就该过年了。一般来说，做
馍是从腊月下旬开始的。家家支起地锅，下
面烧柴，上面放锅，盛半锅凉水，再架上竹
编的蒸笼，铺上笼布，就等着往里放馍了。

过年的馍要做好多种：白面馒头叫
“蒸馍”；带馅的大包子叫“菜馍”。“菜馍”
的馅通常包括虾皮、鸡蛋、粉条、切成丁的
炸豆腐，除此之外，还要有菜：有时是韭
菜，有时是萝卜，有时候还可以放春天晒
干的杨槐花，或是腊菜。当然，“菜馍”也有
肉馅，牛肉大葱，或者羊肉胡萝卜，我小时
候，最爱吃猪肉粉条馅的，五花肉切成丁，
放五香粉，和剁碎的粉条一起，咬一口满
嘴油，过年的味道香喷喷地出来了。

除了“蒸馍”和“菜馍”，还要做“小
馍”。“小馍”又叫“提饼子”，分咸甜两种，
甜的用芝麻和红糖做馅，咸的馅比较特
别：用葱姜在油里炝锅，放入面粉炒软。油
最好是猪油，馅才更香。做“小馍”最关键
的一道工序是定形，把包成一团的小馍放
到模子里，每个模子有四个凹进去的口，
每个口里刻着一种花纹，春夏秋冬或梅兰
竹菊，小馍根据不同的馅放到不同的口
里，拍出来，就是一件件精美的面塑。

“小馍”里一般没有豆沙馅，因为专门
还要做一种“豆馅子馍”，要用红豆、红枣、
红薯剁碎，搅匀做馅，又大又圆，又称“团
子”，有团圆的喻意。过年，不光要吃味道，
还要吃个吉祥。

那时候，谁家的生活水平如何，一个
“豆馅子馍”就能吃出来。家境好的，馅里
的红豆和红枣很多；家境差些的，馅里大
部分都是红薯，而且是白瓤的“干面”红
薯。贫富差距本来也不大，不过是家家的
豆馅而已。

最考验做馍技巧的，要数“花馍”了，
也叫“花糕”，与其说是馍，更像是用面和
红枣做出来的雕塑。大的要有一个面拍子
那么大，像一朵朵盛开的牡丹花。每家根
据情况，以及最后剩余的面多少，还会做
一些形状特别的，比如蛇，比如桃等等。

“花馍”的产生和祭祀有关。家家过年
祭祖时，会摆上“花馍”，再加饺子和几个
蒸碗。老家有个桃源乡，每年正月初七要
举办“花供”，家家把自己做的花馍拿出
来，拿到外面扎好的彩棚里，给火神爷庆
生。

各种“花馍”琳琅满目，七里八乡的人
都会过来观赏。

桃源的“花供”早就列入了省非遗，不
知道现在是否已经属于国家级非遗了。其
实，是不是非遗倒没有那么重要，只要一
直能够这样下去，一年又一年，花谢了又
开，花供散了又摆，永存的是信仰，不败的
是热爱。

过年做那么多种馍，确实要费不少工
夫。家家都会把做馍当成过年的第一件大
事来办，要一家人齐上阵，和面的和面，烧
水的烧水，还要有总指挥掌控馍的总数以
及馅的甜咸，嫁出去的女儿也会在做馍时
回娘家帮忙，娘家的馍做好了，再做婆家
的。

刚出蒸笼的馍最好吃，就是什么馅也
没有的大白“蒸馍”，也能嚼出股甜味儿，
要是再就着根剥好的葱，一气儿就能吃两
三个。

那时春节期间，所有商店都会关门，
所以，要用这些馍去保证一家人过年的口
粮。那时家里人都多，老人、孩子，还有来
串门的亲戚，年前做好的馍，至少要吃到
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在没有冰箱的年
代，要把做好的馍放在缸里、菜橱里。这个
年若天气冷，馍不会变质；若天气热，过了
年，就开始生出霉点。人们把斑斑点点的
皮剥去，馍依然可以吃，没有人会把馍扔
掉。霉点产生的早晚对应着春节的冷暖。
但不管怎样，正月初十之后，馍就要剥皮
了，有时剥了皮，依然有一种微微的酸味，
那也是过年独特的味道。

后来，再快到过年时，给家里打电话，
都会嘱咐母亲少做些馍，现在春节到处都
有新鲜的蔬菜和肉蛋，馍更好买了。但母
亲总还会少做上几种，仿佛不做馍，就不
像过年，只要过年，就必须做馍。

用普通的面粉和食材，把馍做出那么
多的花样，也是祖祖辈辈的人们积累的智
慧。在那些漫长的冬天里，他们没听说过
什么“匠心”和“初心”，也不知道如何去表
达，把枯燥的生活打造出乐趣，他们一直
认为理所当然。

□ 张艳霞 （上海）

爸打来电话时，我正忙着，没接着。临
下班，我瞅见了手机上的未接来电，看是
爸打来的。估计就是问我啥时回吧。

回到冰冷的出租屋，我拨通了爸的电
话。果然，电话一接通，爸问，过年回吗？我
说，不回了。爸说，很忙吗？我说，忙。爸的声
音低沉了下去，说，那你多注意身体。隐约
似乎还说了一句，你妈想你了。电话挂了。

放下电话，我回想着爸最后说的那句
话，你妈想你了。我是有些犹豫的，在外面
忙碌了一年，还真想回去一趟，去看看他
们。可——— 怎么回呢？说实话，这一年，我
没赚到什么钱，灰头土脸地回去，估计爸
妈又该唠叨了，说谁谁在外赚了多少钱，
谁谁又做了什么经理、主任。自己没钱又

没名，倒还不如不回呢。更何况，上一年去
买火车票，连排了两天一夜的队，上了火
车还不消停，就连过道、卫生间都站满了
人，真的是够戗。

还在纠结的时候，电话又响了。一看，是
同事小魏打的，小魏说，哥，咱一起去买票
吧？小魏比我小几岁，住邻县，和我关系很
铁，一直叫我哥。我说，我不回了，你去吧。小
魏说，哥，干吗不回呢，不回家你留这里冷冷
清清地干啥呢。我说，你别管了，反正我自有
安排。小魏“哦”了声，说，哥，行。那我去了。

放下电话。我开了电视，频道换了一
个又一个，突然没来由地烦，闹心地烦。烦
了会儿，肚子又饿了，咕咕叫了几声。我赶
忙去冲了碗泡面，没滋没味地吃了几口，
突然想起了妈包的饺子。那饺子馅多，菜
多，肉也多，一口吃下去，满嘴香甜。我的
口水差点要掉下来了。

家里是坐不住了，我下楼去逛逛。有
人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到处跑跑，能稍微
舒缓起来。下了楼才发觉，这招对我估计
会适得其反。临近过年的缘故，那些商家
都纷纷打起了新年牌，各个张灯结彩着，
好像新年已经到来了一般。我还看见，有

一小孩，在一对年轻爸妈的扶持下，喜笑
颜开地学着走路。一走，那对爸妈就笑。再
一走，又笑。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几乎是逃一般，我跑回了出租屋。关
上门。顾不上洗脸、洗脚，我就脱了衣裤、
鞋，跳上了床，把被子蒙住了脸，睡觉。

这一晚，我睡得并不好。
第二天，午休的时候，我撞见了一个

女同事，从卫生间出来，神情显得有些伤
感。这位女同事，昨天刚从老家回来，和我
关系一向不错。

站在走廊边，我问她，家里出什么事
了吗？她摇头，说，没有。我说，那你……

她说，这次回家，我发现爸妈又老了
许多。他们都已经70多了，而我却不能留
在他们身边。

女同事的情况，我知道一些。老家是
山东的，在上海打工、居住，已经有一些年
头了，并且在这里也安了家。因为路途遥
远，再加上工作也比较忙，这次回去前，已
经有2年没回家了。回家一趟，确实也太不
容易。当然，她也想过把爸妈接到上海来，
但老人又哪离得开老家呢。

女同事还说，在她坐上离开家的车子时，

透过车窗，她看见爸妈站在汽车后面，随着汽
车的启动，爸妈跟着载着她远去的汽车，也跑
动了起来。直到车子远去，他们才从她的视线
中慢慢变小，到最后什么也看不到。

说这话时，女同事的眼圈，早已微微
地红了起来。

坐在办公室里，想着女同事的话语，我
的心头始终平静不下来。整个下午，我千头
万绪地忙了半天，又发觉忙什么最终都是一
场空。临下班时，我的电话响了。是一条短信。

我点开。是一段话：娃，爸妈知道你在
城市里过得不容易，你回吧。爸妈不会怪
你，也不再管你赚多少钱又有多少成就。
只要你健健康康地回来。陪我们一起过
年，比什么都好。

这段文字，估计是爸妈请人代输的，
他们岁数大了，根本不会打字。放下手机。
我愣神了半天。

忽然，我想起了什么。赶紧拨了一个
电话。电话那端的声音异常嘈杂。

我说，小魏，队排得怎么样了？
小魏说，哥，还是你聪明，人太多了，

再等等，不行我也不回了。
我说，你说什么呢！等我。我也来排队！

□ 刘绍义

（安徽）

这几天，听得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大
过年的”，这几个普普
通通的字眼，让听到
它的人心里都是暖暖
的，犹如一股春风，掠
过心际。

那天早晨，回老家看父亲，乘
去县城的公共汽车时，一个妇女从
货架上拿东西时，不小心把一盒酒
拽下来，还好，当时那个座位上没
有人，只是盒里的两瓶酒互相碰撞
时烂了一瓶，车厢里顿时溢满酒
香。妇女显得手足无措，一边用手
把酒拎起来，一边嘴里不停地念
叨：“谁的酒，谁的酒，我赔，我赔。”
车厢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起来，半
天没有人说话。这时有一个农民工
模样的中年男人刚刚反应过来似
的，“我的，我的。”说着打开酒盒，
一瓶酒已经漏光。有个老年人又一
次打破沉寂，“岁（碎）岁（碎）平安，
岁（碎）岁（碎）平安。”“是的，大过
年的，赔什么赔，没关系，没关系”，
农民工模样的中年人一边收拾酒
盒，一边安慰那个妇女，他无论如
何也不收那个妇女递过来的钱，让
一车人心里都是暖暖的。

那天上午，我和儿子去吃土豆
粉，一位女顾客的儿子总不老实，
在店里东跑西颠，餐桌上的东西被
他搞得乱七八糟的，我在邻桌都看
不上眼了，收款台前的女老板始终

微笑着，欣赏似地看着那个男孩，没
有一丝不快。终于，那个男孩把服务
员刚刚放上的一瓶醋碰到了地上，
瓶子虽然没烂，一瓶醋流得干干净
净，一点没留。那位女顾客不好意思
起来，连说，“多少钱，我赔。”女老板
一边用拖把拖净地面上的醋迹，一边
说：“没关系，没关系，大过年的，赔什
么赔，看看孩子碰着没有，吓着没
有。”这句话与那个农民工的话如出
一辙，听了依然让人感动。

今天上午，我刚回到家，就听
到楼上的邻居和一楼的邻居在一
楼推推搡搡地大声说话，我知道
还是因为楼上空调漏水的事。一
楼楼主曾经找过楼上的邻居，问
他家的空调水管是不是烂了，老
往他家院里漏水。楼上的邻居检
查过发现水管没有漏，是空调外
箱漏水，他就急忙给空调售后服
务部打电话，人家告诉他，空调冬
天制热外箱化霜时都漏水，没有
办法。于是楼上就找人在空调外
箱下面加一个接水装置，可是这
个装置要是加上去，费力又难看，
还起不到多大作用，见此情景，一
楼的邻居就不让楼上的邻居装
了，说“大过年的，别费时又费力
了。”而楼上的邻居看着人家院里
漏湿的地面，说不好意思不装个
东西接水。两人的吵闹原来是这
样。他们的推搡又一次让我看到
了邻里之间的谦让和宽容。

“大过年的”，这个冬天，有了
这句话，让人的心一下子温暖起
来，感动起来。

□ 李晓 （重庆）

我属鸡，2017年，农历是鸡
年，也就是我的本命年。我的生
日，每年都是按照农历计算的，
我妈说，还是老黄历好。当然，
我得听我妈的话，没有我妈，我
这粒生命的尘埃，不知道还在哪
个星球漂浮。

我妈生下我那天，我奶奶颠
着一双旧社会时期裹的小脚奔向
山梁正在啄虫的鸡，一声声唤着
鸡：“嘬、嘬、嘬嘬嘬……”那
只跑过来的老母鸡，被我奶奶一
把逮住，宰杀后与山菌一起炖了
汤。我妈吃起鸡来果真是一女汉
子，她一人就吃完了一只鸡。头
几天我妈奶水充足，我根本就吃
不完。三个月以后，我妈就因为
营养不良，体质虚弱奶水不足。
家里还有几只鸡，但不能再杀
了，鸡们下的蛋，一个家的油盐
酱醋，得指望着靠它卖了换成钱
去买。

“你看起来就像一只鸡。”
有一天朋友刘老大对我说。还有
这情况？我困惑不解。但刘老大
的一番话，让我服气了。老刘分
析说，你看你平时的样子，眼神
恍惚飘在人群里，恹恹的神情，
那状态就如一只眼睛半睁半闭的
鸡。老刘的话让我猛地一惊，还
确实有理。我就是在喧嚷人群中
常常走神的人，有时在滔滔话语
中根本就插不进话。不过我的一
些特质，也好像和鸡挺投缘的，
比如城市里也有人喂鸡，那些凌
晨打鸣叫晓的鸡，我往往和它们
一同早早醒来，一个人走到阳
台，望着雾气蒙蒙的街灯中，那
些和我一样早起的人，大多是卖
早点的人，匆匆赶往车站码头的
人，是他们打开了晨曦中的天
幕，开始了滚滚红尘中的生活。

或许，在我的生命基因里，
真带着鸡的某些属性，我对这十
二生肖中的鸡，独具感情。在我
的本命年，我得深情而平静地活
着。

一个人怎么安排自己的时
间，也在这些时间中完成了对
自己的雕塑。在这鸡年的时光
河流中，我得好好安顿几个渡
口，让我成为我灵魂的摆渡
人。

在鸡年时光河流的渡口，
我撑一艘老木船荡漾开时光的
流水，像回到唐朝宋朝时代一
样缓慢。想起一个郁郁寡欢的
友人对我诉苦，而今手机已经
绑架了他的生命，基本上是每
隔五分钟就看一次手机，有时
强制自己关了手机，半夜里还
要起来看朋友圈里的动态。都
看些啥呢，娱乐八卦新闻，尤
其是微信里的朋友圈，看发了
某条信息后，别人是否点赞与
评论，观察着自己在他人世界
里蛛丝马迹的反应，琢磨与窥

探着他人的幽微心理，放大着
一个日常小事掀起的波澜，有
几个朋友，因为没有彼此点赞
与评论，都相互删除了。友人
对我说，自己的精神世界，都
靠这网络里的点赞输液了，一
旦形成长期依赖，精神上更显
空洞苍白。我从他的话里得到
了某种启示，这人生的过往，犹
如河水下凸显的真实河床，澄
澈河水驱走翻卷的泡沫，生活
的品质也是如此，有时就在于
一个字：丢。丢掉那些干扰着、
折磨着、耗费着、拉扯着我们生
命时光里的不良信息与事物。
在鸡年里，我将清理一下自己
的微信朋友圈，也在此告诉朋
友们，如果我没打一声招呼就
悄悄删除了你们，请别介意，
那些没有互联网的日子，我们
来来往往的生活，是多么有温
度有情怀，如果真的心有灵
犀，我想应该比WIFI的信号来
得更温暖贴心一些。

在鸡年的时光渡口，让我
枕着这岁月的流水声，好好读
上几本好书。一个人读的书，也
成全了自己的生活。有个鸡汤
段子说，你都长得那么丑了，还
不赶快读书。慢阅读，不要那种
过目十行的阅读，阅读好品质
的书，化为 营 养 得 以滋润生
命，让阅读给你打开生命的画
卷，丰厚你的生命，阅读其实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鸡年的时光渡口，处理
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多
认识几种植物的名字，不要在
植物面前失语。我在以前写作
时，往往用上一个“有一些
叫不出名字的花朵树木”之
类的句子，我现在才明白，
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多
么笨拙愚昧。欧阳先生上世
纪 六 十 年 代 大 学 生 物 系 毕
业，他认识五百多种花草树木
的名字，在他的小说里，还有
很多描述这些植物习性的文
字，真让我叹服了。在鸡年的
时光渡口，让我停下来，像先
辈李时珍上山那样，去好好认
识一些植物的名字，并与它们
相互凝望。

鸡年的时光渡口，需要我
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在炉火旁
多陪伴老去的亲人，去看望几
个城里的老手艺人，去一个村
庄收藏快要消失的老农具……
去八十公里以外深山中一棵六
百多年的“寿星”水杉树下坐
一坐，它的龙骨虬枝，葱郁挺
拔，多像一个历史老人顽强沧
桑的身影。

最后，让我在鸡年的大年
夜里，炉火熊熊雪花漫漫中，
回味这一年时光的所有渡口，
这个悲欣交集的世界，我的一
叶小舟，平安通过了我灵魂里
的水域。

□ 宋殿儒 （河南）

老家过年不仅是一次饮食文
化的大张扬，而且还是人情美德
的一次大释放。

小时候在老家过年，父母
亲总是在准备好自己一家人过
年吃的穿的，和走亲戚一应俱
全的年礼外，还要格外准备一
些串门小坐的“客套”品。

乡下人一年四季在田里
忙，白日累一天，晚上还经常
得加班干家务，所以平素邻里
之间走动的机会很少。可是老
家人的乡情观念浓厚。每到大
年来临，就要趁着年节的空闲
相互走动走动。所谓的走动，
其实就是你去他家小坐说说
话，他去你家串串门拉拉家
常，在这相互走动拉家常的同
时，邻里之间一年里不和谐的
事就一笔勾销，感情重新回归
到最好状态。

这样的小坐，在老家已有
数百年的传承历史。它不仅把
一个大年走动得笑逐颜开，而
且也在某种意义上为后代人传
承了和谐美德，以致于至今，
我们老家的乡亲们都生活得和
和睦睦。

过年串门小坐，实际上也
是一种特别形式的拜年礼。老
家人也很幽默，把过年准备串
门 小 坐 的 东 西 叫 作 “ 客 套
礼”，其实并不客套得虚伪，
是真真实实的小礼品。

譬如田里长出的花生，树

上结的核桃，从亲朋那里得来
的洋食品，牛羊肉等。都是一
些并不金贵的家常用品。

我记得，有一年过年，我
家实在没有好东西作“客套
礼”，母亲就让父亲把自己院
子里种的大白菜作了“客套
礼”。乡亲们那时候各家都生
活困难，大过年的，去人家小
坐，只要手头不空就是一个极
大的尊重，人家就会给你斟一
杯过年喜酒，把事先准备好的
年果，花生、瓜子、柿饼等好
吃的拿出来招待你。

过年小坐，一般都在大年
初一各家吃完饺子后进行，村
里人本来不多，用不了两个小
时，就能把村里的各家串个
遍。小坐一般都由家庭的男主
人出面进行。没有男主人的家
庭，女主人就行这份“客套
礼”。你去他家小坐，喝口水
吃一点啥，也给人家丢一点自
家的东西，他再找时间去你家
小坐吃一点啥，丢下一点东
西，就这样一来一往地，亲情
就浓重了，邻里之间就像亲人
一样和谐相处了。

我们是一个崇尚善意美德
的民族，民间的小文明，民间
的正能量就是组成社会大文明
的基石。

前天，父亲打电话说，今年
过年争取回家过个年，也和乡亲
们走动走动，我直接就回父亲：
那是一定！还要带上一家人到乡
亲们家里小坐小坐哩。

大大过过年年的的年年
味味
儿儿
从从
这这
里里
开开
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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